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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

吴诗尧

摘　 　 要: 当国际冲突影响本国关键利益时,作为冲突第三方的国家

即使缺乏用于调停的资源和影响力且调停策略选择有限,也可能介入

国际冲突并成为小国调停者。 介入冲突后,小国调停者围绕实现本国

利益这一根本目标,除提供调停外,还将依托其调停国身份,采取一系

列务实的外交举措。 小国调停者的介入在对消弭国际冲突起到一定积

极作用的同时,也将对调停国本身产生复杂影响。 俄乌冲突期间,由于

以色列判断本国的国家安全、立国合法性、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国家

利益受到冲突的实际或潜在影响,于是选择介入其中。 一方面,以色列

的调停增进了冲突双方的信息传递与沟通。 其在调停过程中面向冲突

双方的一系列务实外交举措,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所指涉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介入致使以俄、以乌、以美双边关系均面临不确定

性,背后折射出以色列政局与社会的碎片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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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指出,陷于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应该寻求通过调停等途径,推动

争端的和平解决。① 据统计,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次国际冲突中,国际调停发生

的概率超过 30%,调停者的存在使得冲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提高了 6
倍。② 不论是在规范还是实践中,国际调停无疑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

式。 此轮俄乌冲突期间,以色列作为最早宣布介入调停的国家之一,基于自身利

益诉求,面向冲突双方采取了包括调停在内的一系列外交举措。 这些举措对于

促进俄乌双方坐上谈判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使以色列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
但同时也对以色列的对外关系与政局走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调停是国际社会所推崇的冲突解决方式之一,深受国际关系研究者与

政策界的关注。 联合国《有效调解指导意见》指出,“调解(调停)是一个进程,由
第三方协助两个或更多当事方,经其同意,帮助其制订相互均可接受的协议,以
防止、管理和解决冲突” ③。 马尔科姆·肖(Malcom

 

Shaw)在其编写的国际法经

典教材中,将“国际调停”界定为“第三方鼓励冲突各方达成和解的行为”,主要包括

“对冲突各方施以影响,从而使其进行谈判”,以及“在谈判过程中的积极参与”。④

在《谈判和冲突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威廉·札特曼(William
 

Zartman)则将

“调停”界定为“第三方帮助冲突各方找到他们无法自行找到的解决办法的谈判

模式” ⑤。 可见,国际调停就是通过调停者(第三方)的政治介入来缓和乃至平息

国际冲突的冲突解决方式,冲突能否平息,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和,与调停

者息息相关。 依照此逻辑,主要大国因其突出的国际影响力而似乎更具调停能

力,也就更有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调停者。 事实也的确如此。 数据显示,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在由国家担任调停者的国际冲突中,由美国、苏联(俄罗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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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国等国介入调停的冲突占比过半,远超其他国家。①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特别

是那些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国家,并非国际社会主流的调停者。
但在此轮俄乌冲突中,国际影响力与调停能力相对有限的以色列,在冲突爆

发初期便高调介入其中,成为调停国。 为此,时任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

(Naftali
 

Bennet)甚至非常罕见地打破了犹太教传统,于犹太安息日期间紧急飞

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 在提供调停的同时,以色列还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

采取了多样且动态的外交举措。 例如,对俄罗斯,以色列迟迟不肯加入西方国家

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行列,但又投票支持暂停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资格;对乌克兰,以色列不吝屡屡在外交场合大声疾呼对于乌克兰民众的同情和担

忧,却也明确拒绝乌克兰政府武器援助的请求。 这些内容丰富的举措特点鲜明,尤
其引人关注。

那么,以色列以调停国身份介入俄乌冲突后,其所采取的种种外交举措之间

存在何种关系? 这些举措对于俄乌冲突以及以色列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

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 文献回顾

国际调停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受到学界持续关注,其
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关注调停进程与所涉因素两种。 前者从整体着眼,关注国

际调停的整个过程,将国际调停划分为发生(背景)、进行、结果以及协议保障等

阶段,逐一探究每个阶段的实现条件、各方行为、具体内涵以及特点。 后者聚焦

细节,剖析国际调停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如冲突方的真实意图、实力差异、与调停

者关系,调停者的动机、偏向、调停能力、调停举措,冲突的性质、内容、烈度,相关

的地区格局、情势动向、热点议题,等等。 不论学界采取哪种视角,作为国际调停

必要角色的调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 调停国的调停动机

从国际调停的进程来看,国际调停一旦发生,意味着冲突各方和调停者对于

调停的同意和接受。② 调停者的调停动机(motivations)也因此成为学界探讨的

基本问题。 大体上,国际冲突的调停者主要包括国家、全球及区域性组织、非政

府组织以及个人,它们可能出于人道主义、自身利益、冲突方请求、国际规范、联
盟义务等方面的考虑而提供调停。③ 就国家调停者而言,维护或增进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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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调停动机。① 原因在于,调停是凸显政治色彩的外交实践,意
味着调停国消耗本国的资源来推动实现某些调停目标,从而获得某些收益。② 这

些收益包括减少冲突对本国的直接消极影响、降低冲突的负外部性、维持国际体

系稳定等,无不与调停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调停者

的调停动机至少包括:消减国际冲突对于本国利益的不利影响;回应冲突方的调

停请求;维护或者发展与冲突方的关系;维护所在联盟(冲突爆发于盟友之间)的

完整;扩大自身影响。④ 调停国的具体调停动机各不相同,但就同类型的调停国

而言,其动机也呈现出一定共性。 其中,小国( small-sized
 

power)之所以提供国

际调停,更多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必要选择。⑤ 其调停动机主要包括防止冲突

蔓延至本国境内、弱化冲突对本国不利影响、避免冲突吸引更强大的外部行动

者、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形象等。⑥

(二) 调停国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在调停进行阶段,调停者开始“各显神通”,尝试以多样的调停举措来促进冲

突降温。 丰富的国际调停案例表明,调停者的调停举措多样且多变,即便是同一

个调停者,面对不同类型的国际冲突所采取的调停举措很可能截然不同。 正如

迈克尔·阿兰·萨克斯(Michael
 

Alan
 

Sacks)等人就指出,“虽然第三方介入已经

成为解决争端的流行选择,但我们对于第三方将要和应该做什么,依旧知之甚

少” ⑦。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些复杂的调停举措进行抽象分类分析。
一方面,调停举措可以被划分归类。 根据调停生效机制的差异,凯尔·比尔

兹利(Kyle
 

Beardsley)和乔纳森·威尔肯菲尔德( Jonathan
 

Wilkenfeld)等人把调

停分为了助推型( facilitation)、构建型( formulation)、操纵型(manipulation)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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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别对应不同的调停举措。 其中,助推型调停的举措包括安排冲突方互动沟

通、确定潜在议题和利益、提供缺失信息、在冲突方之间交换信息、提供积极评价

等;构建型调停的举措有突出冲突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帮助冲突各方保全颜面、
提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设计和谈结果框架等;操纵型调停的举措则包括

促使冲突方进行谈判、改变冲突方预期、筛选所提供信息、奖励冲突方作出妥协

并对妥协负责、增加激励与施加惩罚等。① 类似地,雅各布·贝尔科维奇( Jacob
 

Bercovitch)和斯科特·加特纳( Scott
 

Gartner) 认为,根据其行为约束力度的差

异,可以把调停分为从促进型( fostering
 

style)到强制型( forceful
 

style)的多种类

型,前者以交换信息为主要措施,后者则涵括了许诺冲突方以政治和经济支援等

举措。② 除信息传递、促进沟通、改变预期、推动达成协议等几类主要举措之外,
调停者的中立(neutrality

 

/
 

impartiality)抑或偏向(bias)立场,也被部分研究者视

为一种具体的调停举措,且同调停效果密切相关。③

另一方面,调停者具体采取哪些调停举措,往往同其调停能力息息相关。 迈

克尔·格雷格(Michael
 

Grieg)等人认为,大国所具备的资源和影响力( leverage)
优势,使其调停举措拥有更多选择。 相比之下,小国则由于资源和影响相对不

足,更多采取传递信息、促进沟通等调停举措。④ 兰达·斯利姆(Randa
 

Slim)发

现,新西兰、阿尔及利亚、瑞士、奥地利等小国(small
 

states)在进行国际调停时,大
多以沟通和交流作为主要途径,发挥显著作用。⑤ 陈一一也指出,经典研究普遍

认为,大国因其突出影响力而能够运用各种调停举措,而小国则不然,在举措选

用上显然受到制约。⑥ 比尔兹利进一步指出,强大的第三方(调停者)更有可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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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那些涉及影响力的调停举措,包括直接增进合作收益、使用威胁来改变冲突成

本、为协议执行创造条件、降低冲突各方的信息非对称等;弱调停者则因影响力

相对有限,多采取穿梭外交、主办和谈会议、提出建议、帮助冲突方专注于探寻解

决办法等不涉及影响力的调停举措。①

(三) 调停国与调停效果

通过实施调停,调停者对于国际冲突的缓和与平息,以及对冲突平息后和平

状态的延续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学界在调停结果与协议保障阶段对于调停者

的主要关切。 鉴于国际冲突是否真正平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和,都是有

待检验的非静态结果。 有研究者就指出,国际冲突的调停结果具有时间不一致

性( time-inconsistent)特点:经过调停,冲突方目前能够接受甚至满意于调停结

果,但伴随调停结束与情势变更,其完全可能不再认同该结果,进而导致冲突复

发。② 由此,学界就调停者影响调停结果的探讨,既在于消弭冲突,也在于维持冲

突后的和平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冲突降低的程度及轨迹既难以观测又极

富动态,针对消弭冲突,调停努力是推动冲突的实质缓和还是程序缓和,本身也

是相关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
苏珊娜·维尔娜(Suzanne

 

Werner)等人发现,在调停者巨大压力下所形成的

(冲突解决)协议更有可能失败,因为协议内容与当地的军事现实并不一致,这
样,当有冲突方认为战斗获益将大于协议收益,冲突就有可能恢复。③ 比尔兹利

也持相似观点,认为调停者提供的人为激励往往能够产生显著的短期调停效果,
却并非有益于长期维系和平。④ 大卫·卡尔门特(David

 

Carment)等人的研究结

论从另一个角度对上述观点构成支持。 他指出,解决引发冲突的根本问题才能

真正平息冲突,因此长期而言,调停者不施加压力或者仅施加极小压力进而帮助

冲突方所形成的协议将更加稳定。⑤ 在这两方观点的基础上,伊萨克·斯文森

( Isak
 

Svensson)进一步发现,以大国、邻国等为代表的“权力型调停人” ( power
 

mediator)擅于使冲突各方达成和平协议,以小国、个人等为代表的“纯粹型调停

·001·

①

②

③

④

⑤

 

Kyle
 

Beardsley,
 

“ Intervention
 

Without
 

Leverag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Weak
 

Media-
tor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5,
 

2009,
 

pp.
 

272-297.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pp.
 

96-113.

 

Suzanne
 

Werner
 

and
 

Amy
 

Yuen,
 

“ Making
 

and
 

Keeping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Vol.
 

59,
 

No.
 

2,
 

2005,
 

pp.
 

261-292.
Kyle

 

Beardsley,
 

“Agreement
 

Without
 

Peac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and
 

Time
 

Inconsistency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4,
 

2008,
 

pp.
 

723-740.

 

David
 

Carment,
 

Yiagadeesen
 

Samy
 

and
 

Souleima
 

El
 

Achkar,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Crisis
 

Msdiation:
 

A
 

Contingency
 

Approach”
 

in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
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pp.
 

216-240.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

人”(pure
 

mediator)则更擅长促成各方实现相关权益共享,若调停人兼具这两类

属性,能够使得和平协议易于达成,并且有助于协议内容的持续履行。①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研究者比较习惯于以调停阶段作为具体的观

察视角,对国家充当国际冲突调停者的动机、策略和调停效能予以全过程、多维

度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一方面,国家介入国际冲突而提供调停,本质上是一种

包括自利动机、追求特定目标、消耗本国资源并且运用相关策略的外交实践,旨
在通过提供调停,来缓和乃至平息冲突,从而维护或者增进本国利益。 另一方

面,在国际冲突的调停实践中,调停国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对其调停策略及

举措构成制约,进而又影响调停效果。 因此,大国和小国在调停国际冲突时,往
往展现出不同的调停特点与调停效能。 其中,既有研究主要以国际调停作为基

本尺度,对小国实施国际调停的特点和效果予以分析,而着眼于小国本身这一视

角的讨论却相对有限。 比如,调停资源和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小国,为什么会选择

为国际冲突提供调停? 这些国家如何通过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诉求? 介入冲突以及采取相应举措,对于小国自身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相关问

题仍有待探讨。

三、 核心概念和假设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判断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其标准往往取决于比

较的领域、范围及对象,需要就事论事,具体分析。 其中,就国际冲突与调停而

言,调停国的“大”或“小”实际上是对其调停能力的描述。 这一能力与调停国

所能够采取的调停举措息息相关,后者则往往取决于调停国能够用于调停的资

源和影响力。 对此,研究者指出,“影响力( leverage)是调停者参与调停的通行

证” ②,大国进行国际调停时无疑“拥有更充足的资源( resources)来挥舞胡萝卜和

大棒” ③。
本文尝试提出“小国调停者”这一概念,用以指代那些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

不及冲突方(至少其中一方),以致相对缺乏调停资源和影响力、调停策略选择有

限的国家。 作为国际冲突的“弱调停者” (weak
 

mediator)之一,小国调停者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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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调停资源、影响力以及策略选择的有限性,并在判定标准上体现出相对性。①

同时,立足主权国家的角度,小国调停者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介入冲突提供调

停是经过选择的具体外交政策,以自利动机为根本导向;第二,调停资源和影响

力的投入比重相对较高,影响调停决定及相关举措的因素多;第三,调停举措的

具体目标及参与程度,更多取决于调停者而非冲突方的实际和需要。
在国际冲突中,小国调停者的身影并非罕见。 例如,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

阿尔及利亚作为调停国,在已经断交的美国与伊朗两国之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信息传递与联系沟通作用,其调停努力最终促成冲突双方签署《阿尔及尔协议》,
从而使这场危机落下帷幕。② 又如,在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斯里兰卡面向冲

突双方所采取的积极的调停努力,对局势缓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助作用。③ 除

此之外,瑞典、土库曼斯坦、科威特等国也都曾作为小国调停者,介入国际冲突,
并提供重要调停。

依照理论逻辑,调停国投入的资源和影响力越多,国际冲突得到缓和乃至平

息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调停国也就更有可能实现相关国家利益。 调停历史也的确

表明,被称之为“操纵型或指令型策略”(manipulative
 

/
 

directive
 

strategies)的“强硬

的调停策略”(heavy-handed
 

mediation
 

tactics),对于中止国际冲突更为有效。④ 而

采用这类策略,显然需要调停国拥有丰富资源和显赫影响力。 那么,调停资源和影

响力相对不足、调停策略选择有限的小国调停者,为什么会介入冲突提供调停? 怎

样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面临哪些不确定因素? 对此,本文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假设 1: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越大,则第三方国家越有可能介入冲

突,其成为小国调停者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假设 2: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越大,小国调停者所采取的外交应对

举措就越多样,也越有可能产生超出政策预期的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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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提出以下变量关系:首先,自变量是国际冲突对于第三

方小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程度,更确切地讲,即被第三方小国视为关键的国家利益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 其次,控制变量是小国调停者的调停动机以

及相关的外交应对举措。 再次,因变量是小国调停者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所产生的

多层次影响,既包括对国际冲突的消弭作用,也包括对于调停国本身的复合影响。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以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提供调停为案例进行分析。

根据前文定义,以色列是俄乌冲突中的小国调停者。 在此基础上,一则,以色列

总理贝内特宣称其调停俄乌冲突的“全部动力都源于确保以色列安全” ①,从而表

明以色列就俄乌冲突对本国利益影响程度的理解,满足本文的自变量设定。 另

则,以色列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应对举措,对俄乌冲突和本国政治产生诸多影

响,有利于我们观察因变量的变化。 再则,以色列调停动机的恒定性和应对举措

的多样性,也有益于我们对控制变量的观察。

四、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实证分析

以色列对不断升温的俄乌局势保持高度关注,并多次表态愿为促进缓和提
供帮助。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次日,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通

话,请求以色列对俄乌冲突进行调停,并表示希望在耶路撒冷同俄罗斯进行谈

判。 两天后,贝内特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俄罗斯暂停军事行动,并提议以

色列作为调停国。② 由此,以色列开始介入俄乌冲突调停,展开一系列外交努力。
(一)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分析

以色列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同俄罗斯差距显著,较乌克兰则各有千秋。③

这意味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提供调停,无疑是作为小国调停者———其缺乏充足

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推进调停,可选用的调停策略和举措也相对有限。 既然如此,
以色列为何迅速回应了乌克兰的调停请求,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便果断介入,扮
演起调停者的角色? 事实上,贝内特所坦言的“(调停的)全部动力源于确保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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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乌克兰。 据世界银行统计,2020 年以色列 GDP 总量约

合 4,071 亿美元,乌克兰则约合 1,555 亿美元。 但在国土、资源及人口等国家禀赋上,以色列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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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数据库,https: / / data. worldbank. org. cn /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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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安全” ①,已经大致道出了以色列积极介入冲突的根本动机。 更确切地说,在以

色列看来,俄乌冲突明显威胁甚至冲击到本自身关键利益,因此必须有所作为。
从直接或间接受到俄乌冲突影响的以色列国家利益来看,以色列调停冲突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确保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所需的重要条件。 国家安全议题占据以色列

政治议程的绝对中心。 伴随该国地缘政治环境因《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而显著改

善,伊朗日益成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要地缘关切。 而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与

打击伊朗地区影响力两项焦点议题,都与俄罗斯息息相关。 因此,避免俄罗斯因

俄乌冲突而在这两项议题上陷以色列于被动,以继续保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

条件,成为以色列介入调停的根本动机。
一方面,越境空袭叙利亚境内被认为与伊朗相关的军事目标,是以色列打击

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而空袭成行的前提条件则在于,驻叙利亚的俄罗斯

部队不使用其防空系统拦截以军战机。 因此,在以色列高层看来,俄罗斯对于以

色列国家安全具有直接战略意义。 贝内特对此直言不讳:“就调停俄乌冲突……
我所关心的是以色列民众的利益,包括在叙利亚自由行动,(使我们)能够在更靠

近源头的地方打击伊朗。” ②以色列防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也指出,“考虑

到以色列与俄罗斯共享地区边界,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域,(以色列对俄

乌冲突的应对)实际上是正确的” ③。 由此,以色列以调停者身份介入俄乌冲突,
对于其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能够至少带来两项特别优势:其一,以色列可以相对

名正言顺地秉持中立,降低与俄罗斯产生矛盾的可能,以免不利于以军的叙利亚

空域飞行权;其二,以色列可以在冲突期间相对稳定地同俄罗斯保持交流沟通,
更有效传递本方关切,把握对方考量。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以及同伊朗在核能领域的技术合作,成
为以色列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外交着力点之一。 在拜登政府表态愿意重返伊

核协议、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于伊朗的影响力,以及在伊

核协议中的谈判方身份,对以色列实现其阻止伊朗拥核的目标显得愈发重要。
事实上,贝内特飞赴莫斯科调停冲突期间,除俄乌局势外,还同普京讨论了伊核

问题,表明了以色列对于伊核协议维也纳谈判的立场。④ 贝内特也曾公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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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重启伊核协议是其调停俄乌冲突的利益考量之一。① 值得指出的是,几近取

得成功的维也纳谈判因“外部因素”而暂停,而不少观察者认为,该“外部因素”很

可能与俄罗斯于 2022 年 3 月 5 日提出的“美国应保证制裁不会损害俄罗斯与伊

朗之间的贸易与合作”这一要求有关。②

第二,尽可能弱化冲突对于以色列经济的冲击和威胁。 俄乌冲突给以色列

经济造成的现实与潜在影响,是以色列内阁围绕冲突开展态势评估的主题之

一。③ 原因在于,以色列同冲突双方特别是乌克兰拥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其经济

发展难以承受俄乌冲突长期持续的消极影响。 首先,在以色列的工农业进口产

品中,乌克兰产品占比较高。 乌克兰长期是以色列主要的粮食供应国,其出口谷

物在以色列谷物消费中占比约 50%。④ 又如,以色列建筑业的主要材料大多有赖

于乌克兰供应,每年从乌克兰进口的热轧钢、钢筋、钢坯、胶合板等材料都高达 1.
2 亿美元。⑤ 其次,以乌双方经济合作密切且深入,且后者的作用在短期内难以

替代。 以作为以色列经济发展引擎的高科技产业为例,由于本国技术型劳动力

不足,不少以色列科技企业都选择将生产环节外包,其中约 45%都集中在乌克

兰。⑥ 就以俄经济关系而言,俄罗斯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原油供应国之一,且两国经

贸往来也保持增长势头。 据统计,1995 年至 2020 年间,以色列对俄罗斯出口额的

年均增速达 4. 17%,俄罗斯对以色列出口额的年均增速则为 6. 6%。⑦ 由此,鉴于冲

突双方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就经济角度而言,以色列显然拥有充足的动力来提供

调停。
第三,帮助散居犹太人,彰显和巩固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合法性。 现代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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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诞生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的根本信条是:犹太民族在被其视为民

族家园的土地上建立国家,从而使得因大流散而散居世界的犹太人能够结束漂

泊,回归故土。① 以色列的立国法律文本《以色列独立宣言》 ( Isreaeli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将此表述为“基于历史和传统联系,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为加强他

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一直奋斗不息……为解决犹太民族无家可归和缺乏主权这

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并写明“这个犹太人国家将对所有

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确保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② 在以

色列语境中,其立国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犹太民族提供保护和帮助。 换言之,这一

任务是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以色列的国家合法性基础。 因此,帮助那些陷于困

境的散居犹太人,以色列责无旁贷。 乌克兰是全球犹太人主要聚居国之一,境内

共有约 20 万~40 万犹太人(乌总统泽连斯基本人就是犹太人),大多聚居在基

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③ 这些城市正位于此次冲突的中心区

域。 因此,就兑现和彰显国家合法性而言,以色列也需要介入俄乌冲突,从而竭

尽所能地为乌克兰犹太人提供援助。
第四,回应本国民众关切,小心维护以色列社会和政局的相对稳定。 近年

来,以色列社会的分裂态势愈发明显,不同社会群体的理念及诉求满布分歧,且
难以兼容。④ 在此背景下,聚合民心、维护团结就成为当前以色列国家治理的重

要课题。 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国民中占比

约 15%,总数超过 130 万人,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⑤ 俄乌冲突爆发后,
76%的以色列民众支持乌克兰,并通过集会游行、网络讨论等方式,表达对于乌克

兰的同情和担忧。⑥ 因此,面对国内重要社群高度关注、且引发国民情绪高涨的

俄乌冲突,寻求弥合社会分歧、凝聚国民共识的以色列政府,势必会对这一重大

议题作出谨慎反应。 而介入冲突、居中调停,既能体现以方关切,又不用明确在冲

突双方间做出选择,相对而言,是更能平衡以色列各方期待和诉求的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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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从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可以看出,尽管作为冲突第三方的国家

明显缺乏推进调停所需的资源、影响力和策略选择,但当国际冲突同其国家利益

息息相关,尤其是关乎其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等关键利益时,这类国家

同样富有充足动力介入冲突之中,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小国调停者。
(二)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具体举措

由于国家关键利益倍受俄乌冲突波及,作为冲突第三方的以色列介入其中,
进行调停。 但作为小国调停者,以色列如何在调停举措选择受限的情况下,通过

介入冲突提供调停来实现目标,从而实现其利益诉求? 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小

国调停者都会面临的现实考验。 对此,以色列在介入俄乌冲突的过程中,除采用

信息传递、促进沟通、提供建议等调停举措外,还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

诸多务实外交举措,即通过调停这一外交努力推动实现特定目标。
面向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以色列选择接受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为俄乌冲突

提供调停。 鉴于是否接受调停请求往往被认为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形象①,而且俄

乌冲突本就深受以色列民众关注,并同以色列国内重要社群密切相关。 因此,面
对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以色列有必要采取积极回应。 同时,接受调停请求还有深

层次考虑:外界普遍对调停国抱有中立、无偏见的身份认知和预期,故成为俄乌

冲突的调停国,实则有利于以色列借“恪守中立”之名来对冲各方压力,从而紧扣

本国利益,进一步开展活动。 公开数据显示,以色列成为冲突调停国以来,贝内

特与普京联络次数多达 8 次,与泽连斯基的联络次数则更多。 在此期间,作为俄

乌双方的信息传递渠道,“以色列的定位在于持续同双方进行坦诚、开放的沟通

交流,以利取得调停成果” ②。 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曾提议乌克兰应该接受俄

罗斯的要求从而结束冲突” ③,这表明以色列的调停举措可能不止于信息传递,还
曾尝试直接向冲突方提供建议。

面向俄罗斯,以色列的相关外交动作极为谨慎和务实,在小心避免对俄罗斯

造成冒犯或损害的同时,注重维护本国利益。 由于以色列认为其实现国家安全

有赖于俄罗斯的善意与支持,并且俄罗斯的确认有助于缓解乌克兰犹太人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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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困境。 因此,基于调停者身份而恪守善意中立、尽量不触犯对方,构成了以

色列介入冲突过程中对俄外交的基调。
以色列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其一,谨慎措辞,避免直接指责和批评俄罗斯。

贝内特涉及俄乌冲突的公开言论极为考究,从不使用指责性或容易被视同谴责

语义的表述,而只是以“震惊于恐怖景象”“人道主义后果”“乌克兰的困难事件”
等中性表述,强调其对于乌克兰局势和民众的关切。① 需要指出,虽然以色列时

任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针对俄乌冲突屡屡严厉指责俄罗斯,但
考虑到贝内特才是代表以色列真正实施调停的主要人物,贝内特的言行显然更

具政策指向性。 其二,迟迟不肯伙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 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没有立即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甚至因此被冠以“俄罗斯寡头和资本的

避风港”之名。② 在欧美多国再三要求和敦促下,以色列才开始采取部分制裁措

施。 其三,若被迫明确反对俄罗斯,则同时做出明显保留。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关于暂停俄罗斯成员资格的投票中,以色列虽然迫于压力而追随欧美各国投票

赞成,但也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道德有缺陷的、充满偏见

的,并且本质上是反以色列的机构”,从而在事实上弱化了其投票的意义。③ 此

外,以色列尤显务实的举措则在于,贝内特在与普京的数次会谈中,多次谈到叙

利亚空域、伊核协议、乌克兰犹太社团等与调停并非直接相关的议题,显然是借

机强调确保本国利益。
面向乌克兰,以色列高调提供了内容丰富但程度有限的物质和政治援助,以

彰显其对乌克兰民众的关切与支持。 鉴于以乌两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与国民联

系,但自身又面临来自欧美与俄罗斯的双向压力,以色列在调停冲突的同时,高
调并且巧妙地对乌克兰施以援手。 其一,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丰富的人道主

义援助,但严格拒绝后者的进攻性武器援助请求。 据统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形式包括提供救援物资、接收难民、援建并运营

野战医院等,援助食品、药品、发电机、生活用品等物资超百吨④,以期有效降低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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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对于乌克兰民众的冲击。 但同时,面对乌克兰希望获得先进进攻武器、“铁穹”
反导系统、“飞马”间谍软件等军用设备援助的请求,以色列毫不犹豫予以拒绝。
为此,乌克兰政府指责以色列“害怕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几架飞机和反导系统,以
致不敢向我们提供进攻武器” ①。 其二,以色列多次在不同外交场合宣扬对于乌

克兰局势的关注和担忧,并尽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的政治支持诉求。 以色列在

介入冲突期间,包括贝内特在内的以色列高层屡屡利用外事活动就乌克兰局势

发声,强调对乌克兰民众的关切和支持。 例如,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 Issac
 

Herzog)在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谈话时提到,“乌克兰战争是一场震惊世界的

人道主义灾难,我们不能对那里人们的苦难遭遇无动于衷” ②。 时任以外交部长

拉皮德则在访问罗马尼亚时强调,“以色列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尽其所

能帮助达成和平解决方案”。③ 同时,面对乌克兰所需要的政治支持,以色列也尽

可能地予以满足。 例如,以色列同意泽连斯基向以色列国家议会发表视频演说,
并向全国全程直播。④

上述这一系列外交举措展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调停与其他外交行为并非割裂,而是共同构成了以色列介入冲突护持

利益的系统化举措。 受限于自身的调停资源和影响力,以色列的调停效果实则

高度不确定,因此,其难以完全寄望于通过促进冲突平息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

益。 这样,紧扣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以色列以调停国的身份介入冲突后,还分别

面向冲突双方进行了诸多极为务实的外交活动,寻求以此来降低乃至避免俄乌

冲突对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二,以色列面向冲突双方的外交举措看似恪守中立,实际却清晰表明了态

度和立场。 调停国的身份使得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俄乌冲突选择秉持中

立。 据以方理解,不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武器、不随欧美诸国严苛制裁俄罗斯、避
免公开严厉批评俄罗斯,都属于秉持中立的范畴。 考虑到冲突双方存在国力差

距,这样的中立姿态显然更有利于实力占优的俄罗斯。 这样,尽管以色列强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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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停、严守中立,但其面向冲突双方的外交举措清晰表明,以色列对俄罗斯的

忧惧超过了其对乌克兰的同情。 对此,泽连斯基在对以色列国家议会的公开视

频演说中,批评以色列的冷漠( indifference)将会置乌克兰于绝境,其不选边的调

停(mediation
 

without
 

choosing
 

a
 

party)是善恶不分。①

第三,以色列所采取的相关外交举措保持动态,根据情势和议题灵活调整。
例如,虽然以色列在冲突初期选择不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迫于多方压力,
最终加入了制裁行列。 又如,以色列曾坚决杜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种类的武器

援助,但此后改变立场,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头盔、防弹背心等防御性装备。② 可

见,在自身利益诉求和所受现实制约的共同作用下,以色列动态调整针对俄乌双

方的具体外交政策,彰显务实。
更进一步看,这些应对举措及其突出特征,也生动折射出以色列介入俄乌冲

突所面临的多重制约。
首先,作为俄乌冲突中的小国调停者,以色列的调停实践显然受到自身调停

资源和影响力相对不足的牵制。 因而在调停过程中,以色列难以采用改变冲突

方预期、安排冲突方进入和谈、提供冲突解决框架等涉及激励和威胁的各类举

措,而是更多采取交换信息、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来促进而非主导冲突双方自

主探索解决方案。
其次,以色列针对俄乌冲突的外交应对,深受以色列同冲突双方关系特别是

以俄关系的掣肘。 同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友谊对以色列而言都非常重要。 其

中,乌克兰作为以色列难以替代的农业和工业产品进口国,对于后者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正常运转具有突出影响。 同时,以巴比亚尔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Babi
 

Yar
 

Holocaust
 

Memorial
 

Center)遭炮击引发以色列群情激奋为例,以乌两国民间

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互动,使得双边友好关系并非仅限于国家层面,而具有深厚的

民众基础。③ 因此,拉皮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强调,以色列具有道义、历史和道德

责任,向乌克兰民众提供援助。④ 相比之下,以俄关系对以色列的重要性甚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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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一筹。 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认为以俄双边关系直接事关

国家安全,是本国最为重要的战略和外交议题之一。 并且,以色列和俄罗斯同样

也具有紧密的民间联系及往来:以色列拥有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及后裔,俄语更是

该国第三常用语种;莫斯科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外犹太人社团。 此外,值得

一提的是,以色列前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普京私交甚好,使得以俄关系在其任期

之内,还拥有领导人层面的积极因素。 尽管内塔尼亚胡目前在野,但考虑到他在

以色列政坛拥有显赫影响且表现活跃,高层私人友谊对于以俄关系的增益作用

依然值得关注。
最后,美国的看法及态度是以色列就俄乌冲突采取外交举措时无法忽视的

重要考量。 防长甘茨在阐述以色列的核心战略利益时,将维系美以独特纽带

(special
 

bond)、获得美国鼎力支持,列为以色列首要战略利益。① 换言之,维系美

以特殊关系被以色列视为国家关键利益,是其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和考量。 在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过程中,由于美俄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针锋相对,美国因

素对于以色列相关外交活动的突出影响不容忽视。 这样的影响一方面通过以色

列的外交举止间接体现。 介入俄乌冲突后,以色列屡屡特意强调“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一道,在危机中发挥努力” ②,并且十分注重就调停事宜同美国保持紧密沟

通③,彰显出在俄乌冲突议题上对美国的高度重视乃至依赖。 另一方面,这些影

响直接表现在以色列的政策选择上。 例如,以色列起初选择不对俄罗斯施以经

济制裁,即使招致西方政界和舆论的广泛批评也仍然不作调整,但在美国副国务

卿纽兰要求以色列加入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列后,以色列转变态度,开始采取制裁

措施。④ 可见,确保相关外交举措不引发美国不满,实际同样也构成以色列介入

俄乌冲突的一项基本考量。
从以色列的上述举措可以看出,旨在确保本国利益的小国调停者在介入国际

冲突后,由于其有限的调停策略无法确保本国目标和诉求得以实现,因此,除调停

举措外,小国调停者还会更为务实地面向冲突方进行自利性的其他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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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影响探析

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及其相关外交举措产生了广泛且复杂的影响,既指向

冲突本身,更涉及以色列的外交和内政事务。
首先,围绕俄乌冲突,从调停效果看,以色列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突缓

和起到积极作用。 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作为最早介入调停的国家之一,通
过运用穿梭外交、信息传递、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使得冲突双方拥有了一条稳

定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从而为增进俄乌有效沟通、推动冲突的外交解决增添有

利条件。 贝内特就此强调,“(调停)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果” ①。 乌克兰方面

也赞赏以色列的调停努力旨在寻求和平,艰难而高尚。② 但客观而言,以色列除

了在信息传递、增进沟通等推动冲突的程序缓和方面发挥作用外,尚没有证据表

明,其对于促进俄乌冲突的实质缓和起到直接和显著的影响。 这一观察也可以

从俄罗斯官方的相关表态得到侧面印证。 面对同样作为俄乌冲突小国调停者的

土耳其和以色列,在涉及前者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公告中,开头便写明“普京感

谢土耳其为调停冲突所做的努力” ③;但在关于以色列的公告中,却没有类似表述

或者评价,而只有对以色列施展调停的极为简要的概述。
与有限的调停效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以小国调停者的身份介入俄乌

冲突,以色列相当程度地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关切与诉求。 其一,通过介入调停并

竭尽所能援助乌克兰犹太人,以色列积极回应了本国民众关切,并且彰显出作为

犹太国家的合法性根基和使命责任,由此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俄乌冲突给以色列

社会与政局带来的直接挑战。 其二,藉由面向俄罗斯的外交努力,以色列仍然拥

有在叙利亚空域的自由行动权④,并就伊核问题同俄罗斯保持沟通,从而使得国

家安全这一核心关切获得确认。 当然,鉴于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的相关外

交活动能否真正完全规避冲突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分析。
其次,针对以色列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而论,介入俄乌冲突及其诸多举措,

未必有利于以色列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 其中,对于以乌关系,以色列所展现

的中立姿态,尤其是以“调停国恪守中立”为借口屡次拒绝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请

求,远不符合乌克兰方面对于以色列进行有偏向调停的预期,以致多次引发乌克

兰高层的激烈指责。 泽连斯基曾毫不客气地指责贝内特 “ 对乌克兰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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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以来,以军每月都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空袭,而且

还曾罕见地在白天发动袭击。 这表明,俄罗斯未阻止以空军在叙利亚空域开展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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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并未身披我们的旗帜” ①。 在对以色列国家议会的视频演说中,泽连斯基

甚至暗示以色列所采取的调停举措是“算计” (calculations)。② 这样的龃龉体现

了两国间明显的立场差异,更揭示出以色列支援乌克兰的实际限度。
对于以俄关系,以色列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逐渐增大,在以俄两国间激起涟

漪。 特别是以色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与表态,以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防御性装备,引发以俄两国外交风波。 2022 年 4 月初,以色列投票支持暂停俄罗

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时任以色列外长拉皮德宣称投赞成票的原因

在于“俄罗斯发动战争入侵乌克兰,并且杀害平民” ③。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于 4
月 16 日表示拉皮德的言论令人遗憾,并称乌克兰议题是拉皮德用来转移国际社

会对巴以冲突注意力的拙劣伪装。④ 仅仅一天后,普京致信贝内特,要求其依照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承诺,将耶路撒冷城中的亚历山大庭院(Alexander
 

Courtyard)
交由俄罗斯控制。⑤ 4 月 20 日,防长甘茨宣布,以色列将应乌克兰请求,向其提供

防御性装备。 次日,俄罗斯驻以大使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提供防御性武器给乌

克兰,俄罗斯将视情况予以回应” ⑥。 可见,以色列关于俄乌冲突的立场逐渐向乌

克兰倾斜,使得以俄两国关系将面临考验。
而对于以美关系,以色列就俄乌冲突采取了异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应对举措,

表明美以特殊关系已经受到俄罗斯因素的显著影响。 俄乌冲突是美俄竞斗的具

体表征,是被美国视为攸关本国利益的重大议题。 依照逻辑和经验,面对这类议

题,将美以特殊关系视为战略基石的以色列,应该坚定站在美国一边,毫不犹豫

地给予全力配合与支持。 然而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以色列却因国家安全受到俄

罗斯牵制,没有同美国保持同一步调。 对于以色列的选择,美国多次表明不满。
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极具象征意义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
公开向贝内特表示,“美国感谢盟友和伙伴为制止乌克兰民众灾难遭遇的一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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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别感激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但对以色列的调停实

践却只字未提。① 美以之间的这次龃龉,揭示出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更深

层的战略意义:由于驻叙俄军同以色列能否实现关键利益息息相关,俄罗斯因此

而能够通过威胁和压力,来有效影响以色列的政策选择。 这无疑是在美以特殊

关系中打入了一枚楔子,进而也意味着在重大议题上以色列可能会迫于自身的

国家安全诉求与考量,而难以对美国作出积极回应。
再次,面对俄乌冲突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也折射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现实挑

战。 甘茨在谈及以色列核心战略利益和俄乌冲突时指出,“以色列是需要考虑很

多地区因素的小国……维系美以特别纽带是首要战略利益” ②。 确切地说,以色

列之所以“需要考虑很多地区因素”,是因为它认为这些因素直接指向其国家安

全。 甘茨的表述实则阐明了以色列的基本战略逻辑:依赖于大国的关键保障,来
实现自身高企的国家安全诉求。 据此,确保与大国盟友维持紧密友谊,也就成为

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目标。 那么,如果国家安全诉求的关键保障来自不

只一个大国,而且这些大国之间又矛盾尖锐甚至爆发冲突,以色列又该作何选

择? 在此轮俄乌冲突中,以色列就遇到了这样的棘手问题:美国是以色列最为依

赖的大国盟友,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却使得其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极具现实影响。 由于需要在同美俄双方关系间谨慎平衡,以色列尽管应对俄乌

冲突尤为小心翼翼,却仍不免左支右绌。 事实上,伴随美国一定程度地从中东进

行战略收缩,地区格局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期,可以预见,以色列的外交政

策难免还会遭遇此类挑战。
最后,就内政而言,对于俄乌冲突的应对,再度暴露了本届以色列政府缺乏

内部共识这一缺陷,进而折射出以色列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及其深层诱因。 本届

政府组建之初,就因所含政党众多且彼此理念差异巨大,而被认为难以形成内聚

力和政策共识。 此次以色列应对俄乌冲突,更将这一特点暴露无遗。 以总理贝

内特和外长拉皮德对于冲突的态度大相径庭,前者主张谨慎处理同各方关系以

确保实现本国利益,后者则主张与欧美国家步调一致。 以色列内阁由此而产生

“调停派”和“制裁派”两条政策思路,难以调和。 同时,以色列内政部长关于限制

接收乌克兰入境人员数量、向其收取保证金、拒绝提供医疗保险等措施,罕见地

引发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卫生部长、大流散事务部长等多名内阁成员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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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

批评。① 可见,对于如何妥善应对俄乌冲突,以色列政府内部显然并未形成统一

意见。
进一步看,贝内特和拉皮德之间的路线分歧,实则揭示了以色列社会对于理

解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立国意识形态存在的巨大张力。 贝内特及其支持者秉持右

翼、宗教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以犹太性( jewishness)和犹太人为优先,在国家治

理中注重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与宗教理念,外交实践则强调确保犹太国家利益。
相比之下,拉皮德及其支持者依循中左翼、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以建设现

代世俗犹太国家为旨归,其国家治理强调确保以色列的世俗国家基本属性,寻求

推动国家实力增长,其外交实践则注重以色列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既追求本国利

益,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 可见,仅仅是社会主流群体中,关于犹太国家的

属性、宗旨及治理思路的理解就不乏分歧和矛盾。 而放眼整个以色列社会,以教

俗、意识形态、民族以及犹太族裔等不同标准而区分的社会群体,其对于犹太复国

主义的理解和诉求则更加多样且充满张力。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呈现

碎片化特点。
从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出,面对关乎自身关键利益的

国际冲突,小国调停者采取了多样的冲突应对举措。 这些举措除了围绕其预定

目标一定程度地发挥效用外,还可能在对外关系、外交政策、政坛格局、公共生活

等领域,对小国调停者本身产生难以预料的复杂影响。

五、 结语

由于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立国合法性、社会稳定等国家利益受到冲突的现

实或潜在影响,以色列选择接受乌克兰的调停请求,以小国调停者的身份介入俄

乌冲突。 介入冲突后,以色列采用了信息传递、推动沟通等调停举措,并且围绕

本国利益诉求,依托调停国身份,分别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恪

守中立、实则态度分明的务实外交举措。 其中,调停举措对增进冲突双方沟通起

到积极作用,其他外交举措则使得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旨在确保的国

家利益,特别是确认了以色列空军仍然拥有叙利亚空域的自由行动权。 总体看

来,尽管介入俄乌冲突使得以色列相对有效地缓解了其国家利益所面临的现实

冲击和风险,但介入冲突及其相关举措,使以俄、以乌、以美关系面临不确定性,
同时再次折射出以色列政局与社会的碎片化态势。 在俄乌冲突尚未平息、大国

竞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以色列介入冲突的得失与成败,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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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从以色列介入调停俄乌冲突这一案例来看,本文的两个假设基本得到了支

持。 亦即,当国际冲突攸关自身的关键利益时,即使调停资源与影响力相对不

足、调停策略选择有限,第三方国家仍有可能选择成为小国调停者,介入到冲突

之中。 但此时,小国调停者介入冲突主要追求实现本国利益,促进冲突消弭只是

其具体的政策目标之一。 因此,除了运用其有限的调停举措外,小国调停者还将

根据具体目标和现实考量,面向冲突方采取更为务实的外交举措。 这些务实举

措围绕特定政策目标,旨在实现小国调停者的国家利益,而并非一定有助于国际

冲突的实质缓和,且可能对小国调停者本身产生复杂的政治影响。
需要指出,对国家而言,介入国际冲突是从属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外交实

践,富含多维度的政策考量。 因此,即便本国利益深受国际冲突影响,国家如何

介入冲突,是提供调停抑或选边站队等具体介入举措的抉择仍然需要结合实际

具体分析和研判。 例如,在此轮俄乌冲突中,国家利益同样深受冲击或威胁的白

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周边小国,却选

择了站队、追随乃至军事援助等途径,更为高调直接、态度鲜明地介入冲突。 这

一现象折射出本文假设的逻辑链条与解释力度还有待继续精进,而更丰富的案

例实证,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促使小国介入冲突提供调停的其他关键因素。
应该看到,以色列调停俄乌冲突的经历及效果还有更深层的战略和政策启

示。 国家安全诉求与国家安全能力之间或是基于事实或是源自主观的差距,使
得以色列尤其依赖于大国盟友提供关键的国家安全保障。 而立国与建国的现实

经验,又推动以色列的战略逻辑和政策思路就此形成路径依赖。 这一逻辑及其

政策的顺利实践,有赖于提供关键保障的大国数量及其相互关系。 自肯尼迪政

府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 ( special
 

relationship)概念以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

最为仰仗的大国盟友。 但近年来,伴随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且一定程

度地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以色列不得不面临棘手的现实问题:面对美国和

其他域外大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及地区影响力消长,如何把握同相关国家关

系的微妙平衡? 此轮俄乌冲突带给以色列的外交考验,正是该问题的具体表现

之一。 随着大国竞争态势加剧,中东格局复杂演化,可以预见,相似的考验与挑

战还有待以色列应对。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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